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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数

字时钟的指针似乎永远在飞速

转动，人们在快节奏的漩涡中奋

力追逐，速度成为了至高无上的

追求。 然而，当匆忙的脚步逐渐

迷失了心灵的方向，一句简单的

话语却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

内心深处的角落———“优先使用

文字表达，其次选择电话，尽量

避免使用微信语音。 ”

曾经， 我也热衷于便捷沟

通。 当语音和视频通话成为指尖

下最轻松的选择时，我沉醉于这

种即刻连接的喜悦之中。 直到有

一次，我在紧急且重要的会议准

备中，选择了快速的电话沟通而

非书面报告，那结果的混乱与误

解让我意识到：快，并非总是好。

从那以后，我刻意选择并实

践这样一种沟通方式：在能够通

过文字表述清晰的情况下，尽量

避免使用语音；在能够通过电话

直接沟通交流时，尽量避免使用

即时通讯软件的语音或视频通

话。 这并非是一种科技恐惧症，

而是一种回归沟通本质的尝试，

是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共鸣与思

维的平衡。

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事，就

优先选用微信文字留言。 若是事

情比较复杂， 难以通过文字表述

清晰，需电话沟通时，应先通过微

信征得对方同意。因为，我们不知

道对方是否处在嘈杂的环境，是

否忙碌， 或身边是否有其他人员

在场， 直接打电话可能打扰到对

方，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在这

个讲究人际良好关系的时代，避

免冒失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缓慢地写下文字，并非效率

的天敌， 反而是沟通质量的盟

友。 每一次刻意选择用文字表

达，都是一场意识的深耕。 在键

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文字，都给予

我们时间去组织语言， 清晰思

路。 书写的文字如同经过沉淀的

思考，它们携带着更为精确的信

息，更深厚的情感，跨越虚拟的

空间，到达对方的心灵深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

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情感的编织

者。 文字给予了我们一种特殊的

力量，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交流

中， 重新找到一份沉着与耐心。

等待回复的时刻，也变成了自我

反思的契机，我们开始学会倾听

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被外界的嘈

杂所淹没。

同样地，当我们选择拿起电

话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

依赖于社交软件上的快捷通话，

我们重新发现了语言的温度。 那

种直接从心底发出的语调，那份

被声音携带的情感，使得交流变

得更为真实与直接。 在这样的通

话中，我们学会了用心倾听对方

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而不

是仅仅在等待一个回答的机会。

这样的沟通方式， 好似在搭

建一座桥梁，连接着人与人之间被

忽略的情感细节。它使得对话成为

一种享受， 一种深入灵魂的互动，

而不是匆匆忙忙的信息交换。

在这个强调效率的时代，让

我们不忘慢下来，用书写的文字

和真诚的语言，构建起沟通的平

衡。 在缓慢写字中寻找深度，在

电话通话中寻找温度，让每一次

沟通都成为心与心的桥梁，而不

是简单的信息传递。 如此，我们

或许会发现，沟通的本质不在于

速度，而在于那份能够穿越时空

的理解和感受。

沟通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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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

学院本科、上师

大美术学院研

究生 ， 主修油

画，上海市徐汇

区书画协会会

员。

作品展览

经历：2021 上海

色粉展；2023“心象造境”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展；

2023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粉画作品展；2023 国际色

彩大赛；2023 第八届国际艺术公开赛。

这几年， 爷爷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我在北京有亲

人，咱是真有福了。 ”

这让我诧异。 爷爷做了

一辈子农民， 一辈子没出过

县城， 怎么在皇城脚下有门

亲戚呢？

爷爷是从苦日子一路走

过来的。

出生于解放前的爷爷，

七八岁的时候， 和两个弟弟

一起跟随父亲， 走上了乞讨

之路。为什么要选择乞讨？当

时的政府腐败无能， 对他们

村子所在区域的水利设施不

重视，年久失修，防汛设施严

重匮乏。 而且村民们没有固

定良田， 只能租种地主家的

土地，又屡遭克扣，只能居无

定所，四处漂泊。 一路往东，

背井离乡走上一条艰难求生

乞讨之路……

每忆起这段惨痛往事，

爷爷总是摇头叹息， 唏嘘不

已，慨叹他们当时的苦，又说

你们这些孩子真是生在了好

时代中。

爷爷说：“后来成立了新

中国，政府加强了水利建设，

村子里再没有从前那样的水

利灾害了， 同时政府还给我

们每家每户分了固定的田

地。 ”爷爷黯淡的眼神，猛地

跳出了光亮， 同时继续叙述

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我

是家中老大， 也只有在新中

国， 才能真正的自食其力当

家做主人。 我努力干活赚到

了钱，给自己建了房子之外，

还给两个弟弟各建了两间平

房。 两个弟弟就在那屋子里

结婚娶的媳妇， 开始他们和

和美美的日子。 咱是真有福

了。 ”

后来的福气越来越好

了。

爷爷本以为他建的那几

间平房已经算了不起了。 上

世纪 90 年代，父亲在政府给

批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二层小

楼房。 这完全颠覆了爷爷的

认知。 楼房建成的第一晚，爷

爷睡在二楼的其中一间屋子

里，高兴得怎么也睡不着，真

的像做梦。

这些年， 家里又用上了

液化气，添置了电风扇、洗衣

机、冰箱等等，还装了空调。

空调是个什么玩意儿？ 爷爷

一开始还不明白。 盛夏的一

天，关上门窗，打开空调，徐

徐的凉风从下端的口子钻出

来，果真是好凉快。 爷爷说：

“再也不用担心天热去外面

乘凉，被蚊虫叮咬了。 不过这

也太神奇了吧？叫，叫个啥？ ”

“空调。 ”“哦哦，空调。 ”爷爷

兴冲冲一脸认真往脑子里记

录的样子， 引得我们哄堂大

笑。

很快又有了第一次爷爷

和我说的那句话：“我在北京

有亲人，咱是真有福了。 ”

我故意问爷爷 ：“是谁

呀？ 咱家什么时候有北京亲

人了？ ”

爷爷笑了， 说：“是咱政

府好呀，他们要不是咱亲人，

怎么会想起给我这个农民发

工资呢，钱都打过来了……”

爷爷摇晃着手上的存折，满

脸欣喜地看着我。

滴水之恩当铭记于心，

更何况是如此大的恩情。 从

旧社会一路走来的爷爷感受

着身边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宏

伟变化， 又亲身得到了这份

“真金白银天大的馅饼”。 我

为咱北京的亲人深深地鼓个

掌。 咱是真有福。

北京有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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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夜深，残破的书本里溢出冷冽银浆

是月光，偷渡了梦的边防

字里行间，她轻抚每行忧伤

将孤独，揉成细腻的冷霜

墨香与夜凉交织

我，是网中困顿的畅想

笔下灵魂，渴望着风的狂放

却只能在纸页间，缓缓游荡

月色，何其明亮

照亮了我心中无尽的蛮荒

但这份光，也太过凄凉

映照出我，码字路上的彷徨

书页翻动，是时间的风浪

推着我，向未知的岸旁

生活的路，是如此漫长

我却只愿，与月光共赏。

幻想中，我长出翅膀

随风起舞，掠过云的屏障

逃离这，沉重的人间剧场

飞向，轻松快乐的远乡

但月光依旧，静静凝望

提醒我，梦想与现实的呆账

我终将回归，这孤独的秀场

继续书写，属于我的断章

就让这月光，夹在我的诗集

成为我，孤独旅程中的一丝烛光

即使前路漫漫，充满迷茫

也有她，伴我走过每个晚上

夹在诗集里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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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陈峨


